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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我一岁的新年夜里，他因为半夜放鞭炮，吵醒了睡在一米高单人床上的我，倒霉的我一个翻身，便从床上跌落下来，以至于摔坏了左胳膊......似乎从那之后，我便和他结下了深深的孽缘。

    两岁时，他们因为工作的原因将我送去了从未去过的老家，那里的一切都让我觉得的陌生，仿佛我是生长在沙漠里的一株杂草，突兀，格格不入，更没有丝毫的美感。在那里生活的两年里，他从未曾来看过我，以至于在我小小的脑袋里，不曾出现过关于他的记忆。

    两年后 ，因为要接受教育，被接来了新疆，原本有我存在的土地，又一次让我感到陌生，我依稀记得，幼稚至极的我因为自己弄坏了玩具对着他撒娇洒泼，可是他却是无动于衷，于是，我赖在地上不肯起来，被他一顿狂揍，印象中的第一面，他对我竟是如此凶残。

    六岁，幼儿园的我因为出水痘而被隔离在家，每天母亲都会教我写字，背乘法口诀表，某个休息日，妈妈教我写“爸爸”，我用了一早晨的时间写了四五页的字，满心欢喜的拿给他看，可他板着脸对我说；“你写字不会分开吗，爸爸爸爸爸爸，你在放鞭炮吗？”一瞬间，我那幼小的心灵便跌落进了万丈深渊。

三年级的时候，母亲因为去照顾生病的外婆，无暇顾及我，于是将我全权托付给了他，每天早晨叫我起床的是他，为我做早餐的是他，每天给我梳凌乱无比的头发的，还是他。5月的时候，他送我去了姑姑家，一个星期后才来接我回家，妈妈告诉我，外婆去世了，我哭丧着脸跟在他身后往家走，他回头冲我说道：“你一天丧着脸干嘛，有人欠你钱吗?”我看着他的面孔，竟也失了声。

    2009年7月，乌鲁木齐发生暴乱，每个人都紧绷着神经，害怕自己和家人受到伤害，他是将近凌晨才到家的，母亲问他是否安全，我站在门边冷哼一声，便转身离开，第二天妈妈说他之所以回来那么晚，是因为他在最混乱的地方，那里全天戒严。

    中考前的一个月，处在紧要关头的我，上课不仅睡觉，还逃课去玩，可悲的是一天下午逃课被班主任发现，打电话叫他来学校，他开车在校门口捉到了我，把我拎回家后一顿胖揍，可是我一声都没哭。后来姑姑说他接到老师电话后就开着车狂奔而来。

    在我那毫无激情的高中时期，他从不问我关于学习的任何事，甚至在我数学考个位数的时候，依然表现的风平浪静，他说他从未指望过我有多大的成就。他曾问过我喜欢什么专业，我告诉他中医或者汉语言，他也只是冷哼一声，便没了下文。我心里清楚他是看不起我的，而那时候的我，也从未承认过他的存在。

    高考前一个月，和他分居而住，高考前一晚上，他去接我，开着车问我一些琐碎的事情，我懒得搭理他，于是躺在车上装睡。后来，妈妈说他一晚来上都在念叨我。报志愿的时候，我坚持去外地，而他却用各种理由告诉我外面不好，于是，不欢而散，我一心只想脱离他而去生活，想得到绝对的自由，母亲说，他怕我出去吃亏。

9月，他送我来新学校报到，他说让我管好自己，我无所谓的告诉他别瞎操心，拎着行李箱头也不回的上了楼，中满满的都是脱离他之后的喜悦感。

现在，2014年的十二月，离开家已经三个月了，没有几通电话，没有太多关心，甚至连点问候也没有几句，似乎生命中快要和他断了联系。

这一年又快要过完了，我又长大了一岁，而他，又老了一岁，他从来不允许我撒娇，不允许我掉眼泪，不允许我在外面疯，不允许我闹，以至于现在的我，不会喜形于色，不会温柔待人，我没有和其他人一样色彩斑斓的童年，可是我却拥有其他人从未得到过的感动。

他是我的父亲，是一个不伟大，却影响我一生的人，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，他从未称赞过我，从未对我说过爱，从未和我友好攀谈，可是我依然很感谢他，是他，赋予我生命，是他让我成长，是他让我长成现在的模样，我们的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液，尽管我们常常恶语相向，尽管我们从未给对方温馨的祝福。

但愿流水般的时光能放慢脚步，让我好好记住他在我身边的每一刻，因为，我一直深爱着他。


